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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等值与张力：诗歌的空问语法 

李心释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提 要： 现代诗学区分诗歌语言与普通语言，依靠的是语言学的基本原理，二者分别对应于空间语法与时间语法。 

空间语法的形式为叶尔姆斯列夫的“内容形式”，空间为拓扑空间，机制为聚合关系或等值投射。雅柯布森的学说奠定 了诗 

歌空间语法研究的基础，诗歌的功能将等值原则从具有空间性质的聚合(选择)轴投射到具有时间性质的组合轴，即诗歌的 

语言通过空间中的相当关系达到组合。诗歌 空间在语义层面体现为张力，张力的形成在于聚合要素的共现，聚合轴主导型的 

语言才使诗歌有了内在的自由创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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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两位著名诗论家美国的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都以诗歌的结构为题 

来讲现代诗，都认为诗的精髓不在于内容或主题，而在于结 

构  ̈J。诗歌的结构远不是形式所能涵盖的，它即是形式又 

是内容，它是成就一首诗的条件。在西方诗论家眼中，结构 

与韵律、意象并列，并勉强用含混、悖论、反讽等术语指称它， 

它们属于意义元素之间的关系格局，虽然不得已用之，但至 

少已经与实用语言中的陈述理性或逻辑结构区别开来。更 

早的文论家和修辞学者更喜欢用偏离理论阐述诗歌语言不 

同于实用语言的特征，热奈特、巴赫金等却反对将实用语言 

与诗歌语言对立起来，就科恩的诗歌语言结构研究，热奈特 

指出她“过分粗暴地使诗歌的语言脱离语言的深邃的来源。 

诗歌既是更为特殊的过程，又与语言的实质有着更密切的联 

系”，热氏认为诗歌语言是对实用语言缺陷的补偿，诗歌对语 

言做了修正，使语言更为充实了 l542。他指的语言的缺陷是 

实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没有理据，诗歌之所以存在， 

就是来弥补这种断裂，创造理据。但是，还存在比能指与所 

指的关系更为“深邃的来源”，更能体现“语言的实质”是语 

言的结构运行机制，即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结构”概念的 

根基也在语言学，本文从语言理论出发研究诗歌的结构，用 

“空间语法”来阐明诗歌的结构和诗歌语言的实质。 

语言运转基于两大关系的此起彼伏，即旬段关系和联想 

关系，后来简称为“组合”与“聚合”。组合的首要特征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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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语言成分或单位随时间先后展开，聚合则具有非线性 

的空间特征，指由特定联想关系形成的语言成分或单位的聚 

合，其间各项之间没有先后、主次或其他次序的区分。现在 

的语言学中，两者有专门的内涵，组合(syntagmatic)是指在同 

一 语言序列中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共现关系，必须满足一些句 

法和语义条件，而聚合(paradigmatic)指在语言结构的某一位 

置上，能够互相替换的具有相同句法功能的单位之间的关 

系[4131。虽然语言学里的聚合关系空间属性未变，但已较大 

程度上为线性的句法关系所制约，与当初索绪尔提出的“联 

想关系”之内涵有了较大差别，“联想关系”可以完全不为句 

法所掣肘，可在任何内容方向上形成，只有当语言单位从联 

想轴向句段轴投射时，才被要求符合特定语言的句法。 

现代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实用语言，其代表是日常 

语言、科学语言。实用语言的空间是扁平的，因其句法内容 

统治了组合与聚合，将语言的空间压缩在线性的句法一语义 

一 语用的约定俗成结构中，实用语言因说话人的意图或特定 

语境只提取其中一种意义关系，其中科学的实用语言则预先 

定义，其意义不受语境变化所影响，所以语言学因其研究对 

象的缺陷而严重忽视了语言的空间属性，对语言的认知有了 

很大偏见。语言的真正生命跟世上所有事物一样，在于拥有 

空间的潜能，与实用语言相比，诗歌语言的空间潜能远远大 

于前者，在这一意义上说，诗歌语言更能体现语言的本质特 

征。叶尔姆斯列夫将语言区分为语言过程和语言系统，在过 

程中形成的是语篇，在系统中形成的才是语言的生命，前者 



只是这一生命在时间中的存在，每一个过程背后都有一个对 

应的系统 ]j 。可见系统是空间性质的，过程是时间性质 

的，从语言的运作看，空间必须时间化才得以被理解。可以 

打个比方说，空间是欲望，时间是对欲望的抒写。 

如果说聚合是一个仓库的话，组合即是从仓库中调用一 

些东西来展览，我们能看到的是展览出的东西，实际上背后 

有一个很大的仓库。由于实用语言受线性句法所统治，其聚 

合仓库一般并不大，因为它的聚合已带有句法理据，可选择 

性很小，比如在一个A聚合里有元素a，b，e，不仅a，b，c的聚 

合是高重复率的，a，b，e之间的排序也是固定的，其聚合事先 

受到逻辑的、句法的、惯例的明确限制，如动宾结构中的宾 

语，其语义角色有施事、受事、与事、感事、系事、时间、方式、 

工具、处所等等的聚合，但语言学界发现这些元素的排列已 

有次序，有一个优先序列 J。当聚合中的元素带着句法、语 

义组合规则的烙印，从聚合轴向组合轴投射的选择可能性就 

被预先限定了，聚合空间便无从显现。诗歌语言聚合仓库里 

的东西却是常新的，聚合关系无限多，元素间的排序也有无 

限的可能，向组合轴的投射也不受实用语言的语义规则所约 

束，而更多地遵循一种音、形、义上的等值原则，即元素之间 

存在着彼此相当、可以自由替换的关系。 

语言的语法与语法规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法兼具时 

空属性，分别体现为组合与聚合。在理论上，组合与聚合都 

是自由的，有无限可能的，而在现实语言的语法中，组合与聚 

合都不会是自由的，会表现为特定的语法规则，并且都是聚 

合服从于组合的线性规则，组合在上，聚合在下，聚合关系一 

般不会显示出来，自然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性。诗歌语法恰恰 

相反，聚合关系的要求高于组合规则，并要求将聚合空间显 

示出来，在极端的情形下会破坏已有的实用语言语法(如图1 

所示)。 

组合 

聚合 

聚合 

组合 

图 1 实用语 言和诗歌语 言的语法表现 

当相继出现的一个语言单位突破了该语言语法(形式的 

和语义的)规定，就会显现语言的空间，表面上是常规与非常 

规的对立，组合主导与聚合主导的对立，实际上是聚合空间 

得到了表征。例如黄梵的诗歌《中年》：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 

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 

从遥远的海港，到近处的钟山 

日子都是一样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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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抱的幸福，也陈旧得像一位烈妇 

我一直被她揪着走⋯⋯ 

更多青春的种子也变得多余了 

即便有一条大河在我的身体里 

它也一声不响。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把镰刀 

但现在，它是好脾气的宝石 

面对任何人的询问．它只闪闪发光⋯⋯ 

第一个诗句是判断句，但句中主语“青春”与宾语“骨头” 

“蒸汽”在语义语法上属于非法搭配，并且“仇恨”与“啃”“牙 

印”都属于畸联，这些组合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聚合空间已 

由“青春”“骨头”“蒸汽”之间的联想关系形成，它们必须投 

射到组合轴，这一聚合要求的优先性使诗句突破了这些词的 

语法属性，仅仅在表面上符合判断句的纯形式框架。第二个 

诗节将“日子”“烈妇”之间联想关系的过程项“陈旧”显示出 

来，通过“陈旧”一词的重复达到对这个聚合要求的组合目 

标。第三个诗节“大河”与“种子”“月亮”与“镰刀”，都不靠 

过程项而直接组合，“月亮”与“宝石”则有“闪光”这一过程 

项，无论如何，聚合优先的诗歌语言中，总能看到一个聚合空 

间和其中的元素，以及该元素达到的组合方式。 

从语言能指、所指关系看，在强大的线性时间作用下，实 

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是透明的，所指直接穿透能指，“得意” 

而“忘言”，组合的语法规则为词以上的语言单位的能指与所 

指的穿透性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在诗歌语言中，能指向所指 

的抵达被延迟，甚至阻止，组合轴被压抑，无论在词或句子层 

面上，能指与所指不存在约定俗成的对应性(如图2所示)。 

所指 能指 

+  +  
能指 所指 

图2 实用语言和诗歌语言的符号表现 

由于前者能指向所指是穿透的，所以实用语言的所指突 

出，置于上端，而诗歌语言的能指穿不透，所以能指突出置于 

上端。如果在语言符号之外引进指称物的视角，两者的差别 

更为显著，日常语词或科学语词与其所指称的事物有稳固的 

联系，其意义空间就是扁平的，而诗语中的词与物的关系非 

常松散，一个词在理论上能够指向任何事物，只要语境允许， 

反向看，即一个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语境中可产生无 

限多的不同意思，如臧棣的长诗《月亮》(节选)： 

虽然你已钉好木框， 

并刷过四五道清漆， 

但它不是一幅画： 

它也不是一个藏有 

珍宝的洞。它也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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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联想到死去的人 

拼命想穿过的针眼， 

但它不是事情的终结。 
一 只猫不会爬上它的肩头。 

这是因为老鼠从未想过 

要去那里藏身。一只老虎 

也不会去那里繁衍后代。 

它有物的全部特征， 

但它不是我们曾在白天 

丢失的东西。它就像 

留在老房子里的一块表， 

它把校对时刻表的工作 

留给了不明底细的太阳。 

它很圆，像一个句号， 

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说过 

那些话吗?⋯⋯ 

此诗充分表现了“月亮”的无限衍义，成功地阻断了能指 

向所指的穿透，在“月亮”之后集结起的所指有“木框中的画、 

藏有珍宝的洞、宇宙的痣、留下的壳、完美的金币、陷阱、脚 

印、一块表、一个句号、秤砣、雪球、镜子、箴言、一只眼⋯⋯”， 

每一个比喻都携带了新的上下文语境，但是最大的语境就是 

诗歌语言中聚合关系的无限可能性。 

任何事物都必须占据一定空间，没有空间就没有事物， 

语言能指的承载体是人的声音，这种事物的特性毋庸置疑， 

然而在实用语言中能指是透明的，作为物的文学语言，并不 

诉诸这一空间属性，而是求助于心理空间，因为语言本质上 

是心理的 l3 。所以说，诗歌的空间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空 

间，它表征为意义的厚度，即多重意义的同置。克里斯蒂娃 

基于其“互文性”理论试图建立“诗性逻辑”的复量符号学， 

肯定了不同于二值逻辑的诗性逻辑对否定性的包含，用“双 

重性”来勾勒诗歌语言表意系统的空间化 J2 。巴特的文本 

理论认为文本成义过程歧义丛生，“其‘清晰性’被不同于纯 

粹直陈式逻辑的某种多重逻辑所超越或所复加”_9J3∞，同时 

也是对诗歌空问的一种阐述。一切形成此类空间的语言手 

段均为空间语法。同理，在能指形式上，倘若能阻止能指穿 

透性、造成能指的厚度的手段，也属于空间语法手段，它们共 

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即由聚合轴的相当关系来主导。 

诗歌语言的自由创造特征历来受语言学家所关注，但奇 

怪的是，很少有语言学家除了对这一特征进行描述之外很深 

入地探讨其内在机理。“诗歌就其内在的方面而言是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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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无穷尽的，但它始终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它不会接受所 

有的认识对象，也不会允许所接受的认识对象全都保存起原 

始特质；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对个别事物的把握还是一般观 

念的形成上，不受任何外在形式束缚，可以朝着所有的方向 

自由发展。”Ll 0J 这一语言特质足以吸引所有对语言研究有 

兴趣的人，同时也因其复杂性而令人望而却步吧。克里斯蒂 

娃从潜意识角度给出诗语自由创造的奥秘与复量空间的形 

成，她把服从于符号或理性原则的叫做“主体”，与之相对的 

是一个外在于由符号主导的空间的“零度”主体，这个主体不 

依靠任何符号，处于潜意识领域，是当符号与外延的关系被 

压缩为零的状态，诗语属于这两极在相互靠近的运动中会合 

的场域 J2弛-234，她将之简化为图3。 

主体判断 意识 

否定 -}-潜意识 

搭=}． 
■■■ -■ ■_ ■■■ ■0_ ■‘ _ 、  

， 零度主体 }-虚无 1 

图 3 诗歌 语言的创造 空 间 

克里斯蒂娃借用索绪尔《易位构词法》中的“复量”概念 

来说明诗歌语言吸纳多种意义于一身的本质特征，复量使诗 

歌语义上呈现出类似于物的空间，她直接命名为“复量空 

间”。图3呈现了诗的心理经验，即一个从符号到非符号、从 

主体到非主体的过渡，并且这个过渡同现在诗中，不会因为 

完成而消失。其中，AQB指A与B两个相互排斥的项的非综 

合性会合，之后是个戴德金(Dedekind)结构，X，Y，z三个成分 

都分别拥有两个垂直成分0和1，1是被逻辑视为真实的东 

西，0则是被逻辑视为虚假的东西，这个结构说明诗语在真实 

与非真实、逻辑与非逻辑、存在与非存在、话语与非话语之间 

的无限往复运动。 

空间语法的空间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拓扑空间(topolog- 

ical space)，某种意义在连续变形中仍不丧失原来的样子，但 

却看起来更加完整而丰富。格雷马斯通过组合轴和聚合轴 

上的羡余现象识别并描写了诗歌语言的单位——“溢出句子 

框架”的“话语意义段”，肯定这种结构性单位是一种关系的 

存在 l_ 卵，这就是诗歌利用“拓扑句法”构建的拓扑空间，而 

其中“语义同位”保证了诗意统一空间的形成，在统一的前提 

内连续变形。所有语义类修辞格尤其是各种比喻形式，都是 

变形的方式，必须在双重语义结构的空间中得到释读，即便 

看似不曾采取此类方式的诗歌语言，表面上是肯定式的，其 



解一种存在，如克里斯蒂娃图式中的各项都携带0与1的垂 

直成分。 

格雷马斯曾对诗歌语言的空间语法做出形式上的界定， 

他借用哥本哈根学派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 

称之为“内容之形式”(content—form)而非“内容实体”(con— 

tent—substance) J】 ，内容之形式相对于自然语言来说属于 

元语言，比如自然语言交流中有很多羡余成分，但在诗歌语 

言空间系统中，这些成分不再使信息有所损失，反而被赋予 

新意而增加了信息。诗歌须在闭合的话语意义段中来研究 

内容之形式的结构模型和图式，在内容和表达层面都有诗歌 

单位，它们相伴而生，因为它们都有羡余成分，不仅是形式的 

重复，还有实体的重复。比如诗中大量的重复，有词句的重 

复，也有诗节的重复，前后的意义绝不相同，按逻辑说法，即 

具有反幂等性规律(幂等性规律XX=X；XUX；X)。格雷马 

斯尤其强调诗歌语言表达与内容在结构上的一致，认为雅柯 

布森提出的关于诗歌形式的意义问题可能在表达与内容的 

一 致性研究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语言学上补充了克里 

斯蒂娃的心理学阐释，认为诗语处于单一语言分解与双层语 

言分解之间，前者指音义的彻底结合，后者指约定俗成的 

特征㈩ 。 

回到雅柯布森，他是空间语法研究的鼻祖。他区分语言 

的六种功能，其一为诗学功能，即为诗歌语言所实现的主要 

功能，然而对诗歌语言的分析并不局限于诗学功能，语言功 

能的实现之间不相矛盾  ̈儿引；更深层的原因是，他认为诗歌 

语言与实用语言都在组合与聚合这一语言运转原理之中，组 

合轴上的单位都是经聚合轴选择而来，只是在诗歌语言中聚 

合轴的信息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他有一个著名论断，“诗歌 

的功能将等值原则从聚合(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The po— 

etic function projects 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ce from the axis of 

selection into the axis of combination) 。等值原则的最大 

限度的运用是诗歌语言的奥秘所在。实用语言从聚合轴向 

组合轴投射很少依据或不依据等值原则，依据的是组合轴对 

聚合轴的预先编码，它的选择往往是惯常的、约定俗成的、自 

动的、无意识的，所以基本上表现为线性时间特征，而依据等 

值原则从聚合轴向组合轴投射，就表现出聚合空间对于时间 

语法的优先性，诗人有可能根据体验到的等值理据而写出诗 

句，也有可能径直根据等值原则创造诗句，诗句在表现形式 

上，虽然不可能随意突破组合规则，但能使聚合空间最大化。 

比如现代诗中比喻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典型的聚合型主导， 

与实用语言的比喻不同，前者是从聚合到相似点的寻找，后 

者靠的是相似性在先，“对比喻的诠释不是比较本体与喻体 

有多少相似，而是在解析时创造两者的相似”[1 。如黄梵 

《中年》一诗中的“青春”与“骨头”“蒸汽”的联系，不可能在 

甘肃社会科学 2017年第5期 

诗歌文本之外找到任何相似性： 

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 

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 

然而，按格雷马斯在“闭合的话语意义段”中研究这一诗 

歌形式，两首中的修辞语部分就可视为它们之间诞生联系的 

桥梁，“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向荒唐退去的”“一团 

热烈的”等正是一种解析，是这种解析创造了两者之间相似。 

雅柯布森的著名论断过于简洁，意思比较隐晦，关键处 

阐明如下：(1)组合轴主导的语言具有约定俗成的线性特征 

与强制性特征，聚合轴主导的语言虽然必然要投射到组合轴 

上，但是其组合的动力源于聚合轴上的等值选择，取决于聚 

合空间里的相当关系。(2)从聚合轴投射到组合轴上时，若 

与组合轴规范相冲突，诗句完全可能挣脱此规范，故而诗歌 

常常有“扭断语法的脖子”表现。(3)诗歌依等值原则投射 

时，会在组合轴上留下痕迹，要么通过往复形式建立可感知 

的形式空问，如对偶、押韵、反复等，要么通过意义的多层面 

联络建立多重意义空间，如象征、比喻、曲说等。(4)相似点 

的寻找本质上仍然是组合轴主导，而聚合轴的选择行为先于 

选择依据的呈现或寻找。 

能指的线性特征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具有借 

自时间的特征 J】。6，而聚合轴相应具有空间的特征。这只是 

考察语言经验的朴素出发点。在实用语言中，语法可称之为 

线性语法或时间语法，尤其是结构主义语法，只研究线性组 

合成分的构成关系，即句段关系或组合关系，它关注聚合关 

系也只在于聚合元素所携带的组合信息及特征。与此相对， 

诗歌语言是聚合轴强势的语言，因聚合具有空间属性，诗歌 

语言的语法可称之为空问语法。 

依上述对雅柯布森论断的第三点阐释，聚合轴的空间是 

无形的，但在组合轴上仍有可见的形式空间，这是聚合轴的 

投影。如律诗语音对仗所形成的等值空间，其等值性可突破 

语法的束缚，诗句“稻香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按线 

性语序应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而这里音 

或义上的聚合要求远远强于语法，音的要求是平仄律，义的 

要求是“稻香”与“碧梧”的平行对照。可见语言学的语法研 

究方法在诗歌中已相当受限，其重在分析实用语言句子的组 

合结构形式，较少或甚至不涉及音、义或其他因素产生的聚 

合形式，空间语法能够便弥补这一缺憾，并且对于理解索绪 

尔在《普通语言学手稿》谈到的能指与所指具有任意性关系， 

以及语言单位是语言研究中不得已的假设等观点，也必不 

可少。 

索绪尔认为无论是一个符号的形式还是背后的概念都 

没有意义，意义的存在在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符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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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符号／另一符号)=(意义／另一意义)”这三种关系形 

成了一个整体 J2卜船。所以在语言中唯有差异存在，单位只 

是暂时赋予差异以孤立的存在，是语言分析中迫不得已的权 

宜之计 7_ 。但他又把语言单位锚定在能、所指的对应关系 

中，如果能、所指有一方改变了，那么这个语言单位就不是原 

来的单位了。在时间语法中，语言单位是确定的，因其能指 

与所指的对应基本上是稳固的，穿透性的，即便是多对一还 

是一对多，都非常有限，并为人们所熟悉，而从空间语法看， 

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瞬息万变，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中，固 

定的语言单位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如上述例诗《月亮》中，在 

同一个能指形式“月亮”之下，所指一直流动，如果诗句一直 

写下去，“月亮”的所指就会一直流动下去，每一个“月亮”都 

是不同的符号。 

所指是什么?并不存在一个不再是语言的所指，所指是 

另一些语词符号，根据皮尔斯的符号学，语词所指称的外部 

世界中的事物只是所指的参照之一，而永远不会是其终点。 

所以“月亮”所指称的那个事物，并不能代表它的所指，它在 

这首诗中不断地被其他词语所改变，在“月亮”之下聚集着 

“木框中的画、藏有珍宝的洞、宇宙的痣⋯⋯”，理论上可以无 

限，只是这种流动被一种对照关系所制约，每个“月亮”的所 

指变化都与别的平行对照，以便形成一首诗相对完整的空 

间。诗歌中的衔接并不符合时间语法规则，“像”／“(不)是” 

字句是一个纯粹形式框架，仅仅为了形成前后的对称形式结 

构，这一形式结构与语法无关，反映的是聚合空间，其中可以 

填入任何词语。 

但空问语法的研究对象仍然是语言形式，文字的介入使 

语言形式的空间变得可视，眼睛可观察到它的构造，而听觉 

空间则需要有一双灵敏的耳朵；有些语言形式的空间并没有 

能指形式的标记，但具有多层次的语义空间，这样的语言空 

间感知需要精神世界里的那双眼睛。无论是语表还是语义， 

都存在语言形式空间，语义的形式即内容的形式，属于抽象 

的形式空间。雅柯布森晚期在其《语法的诗与诗的语法》中 

几乎提出了空间语法概念：“对一首诗中纷繁复杂的词类和 

句法结构的选择、分布和相互关系，进行任何不带偏见的、专 

注的、透彻的、全面的描述，结果一定会使分析者本人也感到 

惊奇。他将看见那些不曾预料的、醒目的匀称和反匀称，那 

些平衡的结构，那些别具效果的同义形式和突出反差的累 

积。最后他还会从诗中运用的全部词句结构所受到的严格 

限制中，窥见出种种被省略的东西。正是这些被抹去的部 

分，反而能使我们逐步了解在那已经形成的诗作中各成分之 

间巧妙的相互作用。”Il5m卜  ̈

雅柯布森从经验科学的研究原则出发来考察诗歌语言， 

不做任何预设，带来语言现象学意义上的重大发现：“匀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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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匀称”“平衡的结构”“同义形式”“反差的累积”“被省略的 

东西”，这些见证了诗中各成分之间的特殊关系，它们不同于 

实用语言的语法，而为诗歌语言所特有。塔尔图符号学派的 

奠基人洛特曼对形式主义诗学做了批判性的继承，他提出了 

诗篇建构的“平行对照”原则，“文学篇章是建立在两种类型 

的关系的基础上：对等成分的重复形成的平行对照以及相邻 

成分之间的平行对照”【16 JM。洛特曼发现诗歌里各层次上都 

出现平行重复现象，包括语音、韵律、语法、词汇、诗行、诗节 

等，而重复是为了提示差异，将差异的部分突显出来，如韵 

脚，作为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重复单位，其意义就在于把 

不同者拉近并于相同中揭示差异。佐梁的语义诗学也不是 

从结构整体去考虑问题，而是从词语意义角度发现，除了词 

义本身在一首诗中的相互作用外，形式结构的对称也是词语 

意义复杂化的手段 6l“ ，即形式对等使词语处于相互联系 

之中，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统一的语义序列，如马行《我是一 

个石油地质队员》第二诗节“家有三件宝／指南针／汉家短刀／ 

天上弯月”，在语形上，由聚合轴主导的诗歌语法表现为“汉 

家短刀”的对偶形式，在这个形式空间里产生出“天上弯月”， 

由于“天上弯月”与前两个事物不属于同一性质，三者并置 

后，语义相融，又产生出叙事的效果。 

语义的抽象空间可被解读为“张力’’，艾伦 -退特(Allen 

Tate)于1937年将物理学意义上的“张力”概念引入诗学，其 

“张力”概念涵盖了一首诗的整个意义空间：“我所说的诗的 

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 

内包的有机整体。”  ̈后为沃伦(R．P．Warren)所继承，明 

确提出诗歌结构的本质即“张力”，诗歌“张力”的手段有命 

题、隐喻、象征等 8]埔卜 。国内最早谈诗歌“张力”的是袁 

可嘉，他在《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引柯尔立奇的 

话道出自己对“张力”的重视：“想象如此呈现它自己：在相反 

的不谐的因素的平衡调和之中；在同与异、抽象与具体、观念 

与意象、殊相与共相、新奇与陈腐，异常的情绪激动与异常的 

井然秩序的结合之中。”|1 关于诗歌“张力”问题的探索近 

年来最有建树的是陈仲义先生，他的《现代诗：语言“张力” 

论》将“张力”定义为对立因素、互否因素、异质因素、互补因 

素等构成的紧张关系结构 J 。更难得的是，他认为“张 

力”诗语机制超出了二元模式，不是简单的对立统一，而是结 

构关系中诸多因子的相互作用，具有突变性、开放性与悬疑 

性 。然而该“张力”论的注意力完全在语言的语义层 

面，基本未涉及形式层面的结构，“张力”强弱只能从语义的 

差异度上去感受，一般情形下，“张力”与诗意之间成正比关 

系，即“张力”越强，诗意越浓；“张力”越弱，诗意越淡 。 

但仅以“张力”论断诗歌是不足的，“张力”与空间仍然不同， 

无论“张力”强弱，有一定语言空间的诗歌都会有一定诗意， 



即使缺乏语言意义上的“张力”，而纯粹具有语表形式空间的 

往复节奏、节律模式的作品，也有诗的意味，这正是古典诗的 

格律给人以诗歌准入许可证的道理所在。 

若将“张力”概念放大，“张力”因素在数量和性质上都不 

可穷尽，但都在语言学的运行框架即聚合一组合、能指一所 

指、隐喻一转喻、意象一语象中进行。将聚合轴上两个以上 

的要素同时呈现出来就有了“张力”，有了语言空间，“张力” 

的形成在于相对待要素的共现，相对待的要素不只是语义 

的，也可能是像押韵、对偶等里面的语表形式要素。“张力” 

结构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此即张而不破，必须在一 

个统一性的限度之内。洪堡特认为这个统一性内在于人类 

本性：“在于人类本性的统一性之中，主体与客体、依赖性与 

独立性的概念，在与自我原本一致的人类本性中相互转 

化。”[】0j 就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张力”关系而言，诗歌 

语言的句子通常符合语法特征，但又会不时突破其限制，完 

全按时间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语言不会是诗歌语言，完全不 

符合时间语法的诗歌也不可理解，诗人还必须游走于各种等 

值与语法之间拿捏分寸，在声音、意义、序列、色彩、情感等等 

上面琢磨等值关系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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